颂曾文正公

                     杨理来

夫天地之尤物者，不可胜数也；古今之集成者，未计其数也；百代之仁圣者，俯拾皆宜也。然余读百科，未尝闻之文韬、武略、坚毅、儒养拔于曾文正而超卓立世者。溯古缘今，昔无往者；托时远眺，盖无来人。以素庸之心智，创往世之绝学；以流韧之善毅，充文史之奇葩；以幽柔之余性，结五家之亲信。且行且素，且纯且敏，而俭而励，而预而刚。载一身清气，启万世雄风，喻之为偶，加之为弘。

愚陋甚，未妄企及其寒峰，然常以其言行标榜于世，斯而已！窃钝己之陋习，勉契合之文正。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成于胸，诏读书育人结交奉天圣之理施于行。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毛之论，此之谓也。

束发之年，满志踌躇，性偏愚僻，屡试不名。非攻取材之流弊，当思自庸之屈拙。败痛也，悲悯也，一一枚而化之为功，时时谨而雪之以辱。立志宝器绕指，唯诸功之后；謮言黄鹤披身，且发愤之余。刻苦自励，勤比悬梁刺股；留心财务，佥谓入微备至；窥察人才，切过太宗为善；鲠直敢言，怒卓巨鹿玄成。

古语有云：“戚宗望祖，当以亲亲为首。万宰鸡群，丁忧未敢崇旋”。涤生所受蒙者，良无以异于人也，且人亦欲之向上，而其亦欲之向上。犹雏稚之反哺，胜百羊之跪乳。擢官于腾跃之时，审亲于百丧之际，未坐左迁而怒，却尝自省而加。独万机而恬身，侍千垢而犹喜，曩于功名，近于百亲。积声千里，未尝戏吐乃尔；扬名百方，困驭清风如何。且万宗师表，盖出于此。

且夫累儒之贤，不乏涉练之功。建筑多名立论，殷望承德圣恩。旋介胄之士，脱文正之寒，拳拳诫死士之灵，铮铮严圣德之漾。坐敌贼众，精锐而强，坐困南山，养精蓄锐，择势再战，誓取南昌。嗟乎！圣人之圣，德人之德，盖止之而罢耳！

律己以严，待人以宽。虽天性之所为，犹律己而克之；即本操之所衷，尚揽责而谅之。浮言而中止，俾行而常夭。无嫌无虑，无陈无凃，其百舟之襟，纳不言之过。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，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浊世。诚效忠善之利论，拔组舆薪之秋毫。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虚心求过，接人忠恕。不伤人情之寒漠，但求虚己之实在。琐屑者利析锱铢，疏言者察其秋毫，一躬一行，不畏不葸。虽难求之振作必有为，但可得苟安而无过。于人有廉，于己无耻，善哉！星移物换，曾氏鸿儒辈出；百物荡然，文正利泽不穷。皆精意运乎其间，实光气新乎其内，不蔓不枝，亦诙亦谐。故吾捻腭而叹曰：“国藩之兴兴于勤，涤生之名名于严！”

穷酸秀才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；中兴名臣，千宰仍守饬吏治。作育人才，薄奚风俗，趋众人之所，归名流之势。世之吏材，犹繁布之星；朝之明珠，犹拱月之云。导之东则东，导之西则西，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。清厘财政，富天朝之余库；讲立法度，圆方城之流俗。上下逸阁，风化肃然，凶顽丑类，浸溃载福。及各方之条条，亦本蒙之殷殷，振兴教育，修学才艺。变荣途不外仕宦之家，趋佣尽归染欧之党。所竭力而始成，除恶风而舒心。欲坠之邦 ，得以复兴，万聊之民，得以脱身。

嗟乎！此拔山之士得无敬乎？若世界之贤难于寻乎？其厚肃之风俗已于人心，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。夫若悔之以往愆尤，未经善国藩，但求此日行为，无愧涤公。感我湖湘之籍地，出此末代之神圣；钦我华夏之民族，得此鞭策之师友。以雷霆万钧之势趋滔滔之日上。犹复孟之言：“闻伯夷之风者，懦夫亦有立志”故余叹而易之曰：“闻涤公之风者，懦夫亦成圣”。非兹撰也，其若复力其力而引地该运之腾达者，必涤公门人也！

行文至此，恳恩难切，遂余赋诗而叹曰：

天朝疮痍摇欲坠，八方来侵独难当。

何谓三皇命不绝，殷殷强种筑难防。

涤公未诞洒三光，万般钳磨终天长。

读书满腹酬为国，谁解修身载寒窗。

迫立弊俗终不悔，万般无奈始天向。

缚手敌寇难自辞，不别文臣与武将。

鲲鹏展翅自南飞，权驭圣恩从北来。

呕心沥血溃天国，不图加爵力自钢。

若非湖湘解百忧，亦将天朝流逐放。

盖此功德无乃一，涤公俯首未他扬。

竖骨自警襟淡薄，遗名弃利勉修身。

中兴事业传风气，拙诚鲠忧万代昌。

死生祸福置之外，独留清白在人间。

始得超才却薄己，安庆维谷辨宗棠。

唯念碎骨洒黄土，不惜粉身终自长。

何奈天勇惧无尘，择人通驰未失柔。

功德立言三不朽，中华千古第一人！

